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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忠

一只有着沙褐色羽毛的小鸟，从河对岸的浅
滩上横空飞过来，它轻盈地落在我眼前的河滩
上。它上体沙褐色，下体白色，有明显的白色领
圈。它的身后是丰美的水草、潺潺的流水，稍远
处，有几只白羊。此时，它在用一双描着金黄色眼
眶的大眼睛，怯怯地朝我这边张望着，侧翼的羽
毛在风中飘舞着，看上去有点凌乱，但依然亭亭
玉立。就在我准备举起手机拍摄时，它突然像是
打了一个激灵，然后，伴随着一种单调而细弱的
叫声，鼓动着狭长的翅膀，掠过碧波成涟的河面，
射向了远方。

同行的贻禄兄告诉我：它叫金眶鸻，过一会
儿，它还会回来的。

果然，不一会儿，伴随着一种单调而细弱的
叫声，只见一只金眶鸻飞了过来。

我不敢确定这是不是原来看见的那只。
贻禄兄继续说道：金眶鸻喜欢边走边觅食，

以昆虫为主食，也吃植物的种子和蠕虫。它通常
是急速奔走一段距离后，稍微停停，然后，再继续
向前走……金眶鸻属于夏候鸟，每年三、四月份
迁来，在这里寻找相爱的伴侣，五月到七月期间
结婚，把家建在河边的沙滩卵石间，然后，用二十
多天的时间来孵蛋，每窝大约会有三到五只小金
眶鸻。

随着玉符河生态环境的改善，不仅一些兽类
增加，一些鸟类的种群和数量也都有了增加，其
中不乏珍稀鸟类。除了金眶鸻，还有蓝翡翠鸟、喜
鹊、金翅雀、北红尾鸲、棕头雅雀、绣眼、白头鹎、
蓝矶鸫、雀鹰、斑鸠、山鸡、白鹡鸰、伯劳鸟、白腰
草鹬……

站在一旁的崔青如数家珍地给我介绍。
她说的这些鸟儿，我还都是第一次听说。
虽已秋至，但目光所及之处，依然是树木葱

茏，山川清秀。玉符河边两岸极其寂静，没有尘
埃，没有汽车的尾气，没有城市的喧嚣，也少见河
边垂钓人影，隐约可以听到的是，从远处的村庄
幼儿园里传过来的稚嫩歌声。闭上眼睛，身心放
松地呼吸着来自田野的清香草木味、很淡的草鱼
味和泥土的气息，让人顿感神清气爽，五体通透。

我是在一本介绍济南市中区旅游的小册上
得知的。玉符河发源于济南南部山区的锦绣、锦
阳、锦云三川，三川汇入玉符山与卧虎山之间的
水库，玉符河是发源并最后流终在济南的内河，
是黄河的一条支流，它下渗的河水，是济南泉水
的来源之一。

河畔的芦草茂密高大，过不了多久，就会开
出银白的芦花。大片大片的芦花，会随风摇曳，在
秋光下闪着银光，如轻盈而迷离的雪花，飘向远
方。

印象中，生于田野如竹之草的鸭跖草，是在
春天和夏天才能看到花开的，没想到，浅秋已过，
依然能在水边湿地看到它们展开如翼的两片蓝
色花瓣。记得小时候，做中医的姥爷曾告诉过我，
鸭跖草浑身都是宝，入药可以清热解毒、降火祛
湿，取其浆水，还可以治疗眼疾。据说，鸭跖草的
花汁可以用来染色，也可以制作成淡紫色的胭
脂，用来化妆，还可以用其色在元宵节的春灯上
画人们喜闻乐见的连环画。

鸭跖草的花朵虽小，但两瓣蓝色花瓣却清新
明亮，就像振翅欲飞的蓝色蝴蝶，煞是惹人喜爱，
让人感受到河滩上的雀跃和清凉。

突然，有人在远处兴奋地喊道：快看，那边有
白鹭。

我转过身去，顺着那人的视线，看见河对面，
长着野生蒲草的水边，有一只翎羽雪白的鹭鸟，
它小巧的头颅，弯曲如琴弓，椭圆的身子，恰到好
处地呈现着庄重，一只青色的长腿停在浅水里，
另一只，则收于腹下，纹丝不动，远远地看过去，

显得很悠然，也很神气。
白鹭是济南的市鸟，它姿态优雅，步履轻盈，

从容不迫。我常在大明湖畔看见枕部有两条狭长
而柔软的矛状羽毛的白鹭。怎么就看见一只呢？
难道说，其他的都南飞而去了？可这还不到过冬
的季节啊。我举起手机，透过河边的柳枝，将扇动
起翅膀准备掠过芦苇的那只白鹭收入镜头中。清
澄的河水，绿绿的蒲草，远处的石桥，黛色的山
峰，寂静的农舍，蓝天上的白云，都因张开羽翼滑
翔的白鹭有了生命的律动。

我在想，是否要追随着一只白鹭，掠过远处
的山峦和河流继续飞翔下去，在秋天蔓延的寥廓
里，做一个自由行走的人，看日升，或者望星空，
在通向黄河的岸边看花观鸟，怀着百转的柔情，
一路蜿蜒地向前漂泊，这是多么幸福的事。

一条花鲢鱼跃出了河面，带起的水花，是银
亮的，随即，珍珠般从空中散落下来。

我们去趵突泉源头原址看看吧？崔青问我。
我们转身离开了玉符河边，朝着一片小杨树

林走去。一边走，崔青一边给我讲了一段趵突泉
源头的传说：在200年前清朝年间，寨而村有一个
叫秦老五的人，他和祖父水性都很好，善于捕鱼，
对村边河水的流动深浅很有研究。有一次，在河
水很大的时候，二人顺水游到渴马崖下，发现有
两处漏水洞，一个叫朝阳洞，一个叫明阳洞，两洞
相隔不足50米，两洞直径大约有40厘米左右，河
水形成两个漩涡，水流下漏，水声很大。秦老五就
顺便从家中扛了两布袋麦糠，用了一上午的时
间，都投入了两个漏水洞里面，麦糠顺水而下。到
了十多天以后，秦老五来到趵突泉打探消息，得
知几天前发现过有麦糠在趵突泉出现过。从那时
起，就流传趵突泉的泉水是从城南40里渴马崖而
来。

贻禄兄补充：原来的玉符河不是现在的河
道，而是沿着山脚下蜿蜒流淌的，河面很宽，河底
都是白沙，还能撑船运货……听老辈人讲，清朝
年间，有一座碑在渴马崖上立着，说渴马崖前水
满川之字，不知什么时候，此碑不见了。多年以
后，有人说在趵突泉观澜亭找到了这座碑的落脚
点。到了2023年，通过复制，以新的面目，重新回
到渴马崖故土原地。

走到渴马崖一处有平台的高处，站在趵突泉
源头原址的石碑前，抬头望去，远处的玉符河，就
像一条飘落在苍翠群山之中的绸带。

我想起了一年前写的那首《过玉符河》：
过玉符河，想到的是高山峡谷之间的锦阳川
发源于小核桃园的锦云川
和汇聚佛峪、葫芦峪和天晴峪一带山泉的锦

绣川

还有泉泸河之水；玲珑泉、蜜脂泉、簸箩泉……

带着回声的风和波澜
迎面而来。峭壁和云峰也随之在我面前蜿蜒

向前
还有连绵不断的云团

禽鸟飞鸣，野花春涧；春风，依旧识得故人面

这一条飘落在苍翠群山之中的绸带
两岸，早已是树茂花繁
我过玉符河，玉符河也流过我的心间

它沧桑的变迁，在风与风的邂逅里，有了清
澈的美德

脚下有一片斑驳的青苔。
不远处，山石的缝隙里，长有一株心形叶片

的牵牛花，紫色的喇叭状花朵，娇艳柔美，引来了
一只白色的蝴蝶。

感觉有清凉的风，从玉符河那边徐徐吹来。

□刘荒田

外出半天，归途舍弃了停车站离家近的
公交车，转而去乘坐须走一段长路的有轨电
车。下了电车，便是这条我深深喜爱的小路。
不失所望，如果秋是一袭以简淡为基调的衣
裳，它就是精心缝制的纫边；如果秋是自然献
给人间的厚礼，它就是捆绑礼物盒的绸带。

这条小路，15年间走了上千次，依然不时
走出新鲜感。今天发现，它异乎寻常地干净。
小路位于大街边沿，另一侧是绿化带，以松树
为主。秋天自然是落叶当令，然而橘黄色的松
针识趣地堆在路边，尽管它同时不客气地铺
在街心、车窗、栅栏，乃至浸入打开的车库。一
眼到底的路面白里带青，这色谱再往“青”移
几度，可和瓦蓝的天比美。此刻，拟为青石，庶
几近之。这么一来，郑愁予名诗《错误》中“达
达的马蹄”，响在这绿树掩映的路面，当比在
或空寂或喧嚣的街道中央更具秋的悠远之
趣。

身后鞋声响亮，从其清脆程度可断定非
高跟鞋坚硬的尖端莫属；从其频率还可推断
是体态轻盈的年轻人。我没有回头，只加快脚
步，然而清脆的鞋声尾随不舍。我无意和她比
赛，离开小路，站在树下稍事休息。目不斜视
的女郎在不远处翩然而过，她身高在1米75以
上，怪不得我走不赢。不知女郎会不会感谢不
曾铺上厚厚落叶的小路？

小路无落叶，是清洁工的功劳吗？手拿大
扫帚，以横扫千军的豪迈对付路面的清洁工，
在故土的城市处处可见。但这里没有。扫大街
的是垃圾车，管理树木花草的是园林工人开
的剪草机，但他们并不清除落个不停的枯叶。
这么说来，是落叶的自律了？不错，松针轻细，
而水泥路面难以黏附。但不尽然，负责清扫的
无疑是风，袅袅兮一夜，小路便清爽起来。我
的推测很快获得证实——— 在无松树而只有碎
叶桉的街区，横七竖八的落叶，残剑断戟一
般，覆盖了路面。

干干净净的路，身边的草和落叶似分开
的浪花，使得行人有点像在海中步行的人。蓝
天坦荡，和一公里以外的海洋连为一体。众多
松树的树冠嵌在几朵白云下方，好似水下的
珊瑚架。风来了，我的衣襟、白发以及脚下的
松针都动起来，满地乌黑的松果、树上漆黑的
老鸦淡定无比。秋意从林梢悄悄沉降。路旁，
一张双人椅虚位以待。秋天真好！如果一年只
选一个季节，那肯定是它！

同样，从一生行事中选一个既陶醉又励
志的镜头，必定是：小路上行走。距今44年的
那一次行走，铭记终生。路是稻浪中的田埂，
比如今脚下的路窄得多，也弯曲得多，延伸到
如黛青山脚下的田峒，一色碧绿的稻浪，我从
中间穿越。劲风在稻海中鼓搅漩圈，一波波绿
浪泼来，孕穗的剑叶拂过没来得及长出黑胡
子的脸颊，痒痒的。天如此之蓝，如此之阔！稻
海中22岁的独行人，拥有的一切都在天空。

那一次、这一次，都是回家的路。时代不
同，走的路不同，相同的是踏实的感觉，带点
害羞的满足。沿着这条干净的小路走下去，终
点是公园的边沿。此刻园内秋色的绚烂自不
待言，火烧云一般的枫叶是没有的，但有玫瑰
园的娴雅、植物园的缤纷、鸟的扑翅和斗歌。
对了，园子高处的湖，澄明的秋水中，傻乎乎
的小乌龟戏弄着木槿花的倒影。

这些，不妨称为“秋心”。

相遇在玉符河畔的花与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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